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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跨國主義談臺灣外籍新娘及第二代的鄉土認同 
—以蘆洲市某國小為例 

 

徐榮崇* 徐瑞霙** 
本研究主要從跨國主義的角度，探討外籍新娘及其在臺灣出生的第二代子女，在面對鄉土（母

親與父親原居地）的身分及文化認同上，有無展現其跨國性的思維，並希望能引起在學校教育及

課程規劃上廣泛的討論。 

透過 8 位來自菲律賓、柬埔寨、印尼及越南的外籍新娘及其子女的深度訪談後發現，受訪者

外籍新娘的跨國性思維似乎沒有那麼的明顯，尤其是小孩子更不顯著。強勢及均質的臺灣文化、

兩地生活條件的懸殊、原居地親友的鼓吹、傳統婦女思想，以及本身的經濟能力不足等原因，都

影響到他們跨國主義思維的展現。在小孩方面，父母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他們受到外籍新娘居留

臺灣時間的長短、家庭對文化認同的態度、同儕群體的影響、母親婚姻的動機與經驗，以及與母

親原居地連繫的緊密程度等因素所影響。 

最後，本研究以多元社會與族群融合的矛盾性為主軸，做為本文的反省與討論。並認為學校

在課程上應重視外籍新娘子女雙重文化認同的事實，並培養學生多元文化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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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本研究主要從跨國主義的角度，探討外

籍新娘及其在臺灣出生的第二代子女，在面

對鄉土（母親與父親原居地）的身分及文化

認同上，有無展現其跨國性的思維，並希望

能引起在學校教育及課程規劃上廣泛的討

論。其內容主要述及跨國主義、跨國婚姻、

國際移民第二代的鄉土認同以及外籍新娘

的子女教育等領域。 

依據內政部戶政司（2006）統計資料顯

示，歷年大陸與港澳地區和國人通婚的比率

逐年增高，由 1998 年的 12,451 人（對），占

當年臺灣總結婚對數 145,976 人之 8.5%，快

速增加到 2003 年的 20.4%1。同時，歷年來

外籍人士和國人結婚的人數也是如此，1998

年外國籍配偶共 10,454 人（對），占當年臺

灣總結婚對數之 7.2%，到了 2000 年即增加

到 11%2。在最高峰的 2003 年那年，每一百

對婚姻中便有約 30 對為大陸與外籍配偶。

而這些外籍配偶當中，以越南為最多，2004

年占了所有外籍配偶之 64.8%，其次為印尼

（11.6%）與泰國（8.7%）。同年，他們在臺

灣的分布以臺北縣最多（占總數的 17.7%），

其次為桃園縣（10.7%）。 

就外籍新娘的生育率而言，一般都高過

於本地婦女。在生育總數上，1998 年外籍與

大陸新娘所生嬰兒數占臺閩地區嬰兒出生

數的比例為 5.12%，直至 2004 年已經提升為

13.25%。也就是說，2004 年在臺灣出生之嬰

兒 100 個中，有 13.25 個是外籍與大陸新娘

所生，其中 8 個為外籍新娘子女，5 個為大

陸新娘子女（薛承泰，2003；內政部，2006）。

在他們的就學情形上，教育部（2005）的資

料也顯示，近年來大陸及外籍配偶子女國

中、小就學人數增長亦將極為快速，從 2002

年的 15,090 人快速增長到 2004 年的 46,411

人，因此其子女的教育問題也越來越受到重

視。 

由此，近年來對於外籍新娘及其教養子

女的相關研究受到了學界的相當重視，一般

而言，它們所關心的相關議題主要包括了社

會適應、文化適應的問題（王宏仁 2001；

劉美芳、鐘信心、許敏桃 2001；莊秀玉 

2002；邱芳晞 2003；王光宗 2003；薛承泰、

林慧芬  2003）；家庭婚姻的問題（周美珍 

2001；王秀紅、楊詠梅  2002；黃森泉、張

雯雁  2003；許學政  2003）；以及親子教育

問題（陳美惠 2002；黃森泉、張雯雁 2003；

鐘重發 2003；吳清山 2004；陳碧雲、魏妙

如、郭昱秀 2004）。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外籍新娘及其臺灣

出生的第二代子女，在面對鄉土認同上有無

展現其跨國性的思維，瞭解他們在跨國婚姻

的架構下，如何形成其對鄉土的概念及認同

感。從王宏仁（2001）針對 20-40 歲嫁入臺

灣的越南籍新娘的研究我們得知，跨國婚姻

家庭中，照顧或陪伴小孩的工作多落在外籍

母親身上，相較於本國通婚有一半先生協助

照顧而言，外籍母親照料子女的負擔是比較

重的。雖然如此，臺灣的跨國婚姻家庭中，

外籍母親教養子女的權限仍是較低的（劉美

芳，2001）。不僅如此，陳美惠（2002）的

研究亦顯示，外籍新娘家庭中協助家事以及

照顧小孩方面，父親的角色多是被動的。由

此可知，外籍母親在照顧孩子成長的過程中

所扮演的角色是相當重要的。故而不經讓我

們想了解，究竟這些小孩在臺灣的成長過程

及演變到底如何？他們會因為母親的關係

而存有母親原居地的文化與觀念嗎？如果

有存在，他們是透過什麼管道和如何受影

響？如果沒有？又什麼原因讓他們失去了 

                                                                           

12004 年大陸及港澳婚姻比率驟降至 8.6%，2005 年回升至 10.4%，其原因值得探討。 

22004 年更高達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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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母國的文化？他們對生活及成長的現

居地的認同情形如何？他們的身分及文化

認同又會是什麼？他們的跨國性思維會在

哪些面向展現其鄉土認同呢？ 

貳、文獻探討 
一、什麼是跨國主義 

 自從 Nina Glick Schiller 等學者 1992 年出

版 「 Towards a Transnational Perspective on 

Migration」一書中，開始使用「跨國主義

（transnationalism）」一辭，來探討當代的移民

現象以來。近十年內，包括人類、社會、政治

科學、經濟及地理學各領域的不同學者，便相

繼從「跨國主義」的觀點來探討不同的移民議

題（Kivisto, 2001: 551）。 

「跨國主義（transnationalism）」是指人們

規律地經營在原居地和移入地之間的活動和

網絡（Portes, Guarnizo and Landolt, 1999）。Portes

（ 1995 ）認為：「跨國社群（ transnational 

communities）」是移民們為了追求經濟上的利

益和社會的認可所創造出來的密集網絡，透過

這些跨越國界的網絡，愈來愈多的人可以同時

在兩地過生活。過去對移民（migrants）的概

念，一直是認為需要遠離原居地（original 

country），並完全斷絕與家鄉的社會關係（social 

relations）和文化臍帶（cultural tie），也需要試

圖融入移居地（destination）的社會文化、經濟

及其政治系統，並認為這新環境是他們的鄉土

（homeland）（Levitt and Waters, 2002: 5）。但

是，跟隨著時代的變化與科技的進步，現在的

移民在原居地和移居地之間的遷移型態已經

有了重大轉變。如今有越來越多的學者也開始

認為，國際移民已不再被視為是一種單向的過

程，他們結合了兩地的社會網絡、活動及生活

型態，並且打破自然的界線，將兩個不同的社

會結合成為一個社會（Glick-Schiller, 1997: 

158）。這是移民者在建立社會領域（social field）

時，將原居地與移居地連結在一起的過程

（Glick-Schiller et al., 1992: 1； Fouron and 

Glick-Schiller, 2002）。進一步來說，由於科技的

發展，促進了兩地之間的交通與聯繫，改變了

人們對時空距離的思維模式。社會學者 Portes

（1996）曾指出，與其說早期移民缺乏對家鄉

的歸屬感，倒不如說今昔移民之不同，在於利

用先進的通訊管道與運輸系統，增進了他們對

家鄉種種的需求可能性。由此可見，這些移民

越來越喜歡保有他們與原居地的聯繫，在移居

地建立起新社會，並與原居地間進行著頻繁的

人力、資金、技術、產業、貿易、文化、政治

等活動。 

二、跨國婚姻與移民第二代的鄉土
認同 

(一) 跨國婚姻與鄉土認同 

近年來，相關學者亦陸續在跨國主義的基

礎上，自不同角度與議題來探討第二代移民。

更有許多學者亦投入跨國婚姻的研究（Cahill, 

1990；Richard, 1991； Penny and Khoo,1996； 

Morrison et al., 1999）。 

1981 年美國戶政局所做的報告曾指出，異

族聯姻所受的壓力可能很大，而新婚者面對這

種壓力的處理能力，經常會影響到孩子的生

活。也由於跨國婚姻中的夫妻來自不同的文化

體系，不同的語言、習俗、習慣等文化背景，

父母親雙方會各自秉持不同的文化認知來教

養子女。這可能讓他們在前後矛盾的社會化中

造成了心理適應上的失調。對少數跨國婚姻族

群成員而言，價值、角色、道德和行為的同化

困難是主要壓力來源。來自兩個不同文化結合

婚姻家庭的孩子，他們可能承受比單一文化婚

姻結合家庭的孩子更多的壓力，較不容易建立

其自我認知，加上同儕的排斥，讓他們較容易

發生適應困難的問題，同時他們的自尊心也會

比較低（Bronfenbrenner, 1986）。陸錦英（2001）

探討一位嫁給猶太籍美國人的華裔母親教養

觀的研究中，發現其母親育兒的態度，深深受

到了傳統中國價值觀念及儒家思想的影響。她

在文化認同方面採取多元態度，不僅希望孩子

學習父親的美國文化，也讓孩子學習母親的母

國語言與文化，希望母親的母文化能夠傳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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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另外 Anderson（1999）認為，父（母）親

在移民後，可能會殘留或凍結移民當時母國的

某些固有文化，而造成與目前環境及文化之間

形成差異與距離。這使得孩子在面對父母間文

化差異時，會形成其個人特有的文化複雜性與

意識。兒童在這樣文化熔爐的環境中學習、認

知，並應用這些文化意識、行為、語言、思想、

情感等在其個人的實際生活中。 

雖然多數跨國婚姻者，大多屬社會之弱勢

族群，其子女可能會受到其他社會成員排斥，

在適應、自我認同與自我概念之發展，會有較

大阻力。但難道跨國婚姻的影響都是負面的

嗎？其實跨國婚姻家庭亦提供了兒童多元文

化的刺激，有些學者認為孩子在這樣的環境中

成長，有助於孩子覺察文化的多元與多樣性，

認識不同文化間的價值、角色、行為等差異，

使孩子對人際關係、態度、語言能力及少數民

族文化認知有正面影響，利於其個人的社會化

與鄉土認同。正如 Stephan and Stephan（1991）

的研究指出 Garza 和 Lipton 認為兩種不同文化

結合而成的家庭，其社會化的結果，是比單一

文化結合的家庭，更有助於兒童接觸更廣泛的

價值、規範、道德與行為。故而，多元文化的

認同是沒有種族差異的，一個由不同文化族群

的父母所組合成之家庭，其文化張力即提供個

人一個既新奇又良好的表現機會。 

譚光鼎（2001）根據 Ogbu 所提出對自我

所屬族群的認同與對強勢族群的認同等兩個

向度，因交互作用形成四種認同類型，即調適

的（acculturative）、同化的（assimilative）、邊

緣的（marginal）和分離的（dissociative），歸納

其類型如下：調適的類型指對於本族傳統文化

和主流文化都採取接受的態度，並且有能力加

以整合；同化的類型指拋棄自己的母文化而完

全接受多數族群的規範；邊緣的類型指既不接

受多數族群文化的涵化，也喪失了本族傳統文

化的認知與接納；分離的類型指排斥並抗拒多

數族群的文化，唯獨對於本族傳統文化產生強

烈的向心力與依附感。然而對於外籍新娘及其

子女而言，是屬於哪種類型呢？值得探討。 

另外，要探討外籍新娘及其子女的文化適

應是否良好，可能要先處理族群認同的問題。

族群認同會提供一種內團體的意識，它讓人感

覺到我是這些人當中的一份子，而不是那些人

之中的一個，給予個人一種歸屬感（引自林義

男譯，1995: 209）。所以外籍母親在臺灣生活，

總會因文化的差異而必須面對所謂文化或族

群的認同的問題。 

(二) 移民第二代的鄉土認同 

在認同上，Fourn 和 Glick-Schiller（2002）

研究移民美國第二代的認同問題，認為個人

（ personal ）、 家 庭 與 社 團 （ organizational 

connections）是影響第二代移民認同的重要因

素，尤其是認同感（identity）更形塑（formation）

於種族（racial）、族裔（ethnic）和國家（national）

此三要素。Espiritu 和 Tran（2002）則對跨國主

義提出不同的思維，他們認為跨國主義並不單

指在實際行動上具有跨國性，同時在意象上也

包含了第二代移民對原居地的記憶及文化的

探索與渴望。Fourn 和 Glick-Schiller（2002）認

為，當二代移民越了解自己的家族史與故事，

就越能整合這些故事和經驗至自我的概念中

（self-concepts），其結果可能使第二代移民繼

續進行跨國性活動，或重新思索並面對他們的

移居地。Wolf（2002）研究菲律賓旅居美國的

年輕移民指出，族裔自我認定的過程與第二代

移民本身的實際（real）學習經驗有關，亦和

其家長對第二代移民所提到的家鄉相關論述

所形成的想像（image）有關。當移民在同時

保有並參與原居地和移居地的活動時，他們無

法完全的投入兩邊的活動，因為他們發現居住

在多元的地方（multiple localities）也可能產生

多元的認同問題（multiple identities）（Light, 

2001）。因此，跨國性的移民不僅對不同的地

方有不同的忠貞對象，同時對於家（home）意

義，也有著複雜且多面向的看法。也就是說，

當移民面對在不同的處境時，對自己的身分認

同是會隨之改變的。正如，Ｈall（1990）曾對

人的「身分」提出過說明，他認為： 

「身分」是一種再現，將人們形塑成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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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體，使人們得以發聲的立場，即當我

們在問「我是誰」的此刻，不僅在於建立

一個肯定的身分，所指稱的「再現」更強

調一種策略途徑，可作為開展新的發言管

道的用途。因此，當討論到身分認同的問

題時，其立足位置及身邊複雜的網絡同時

會形塑出一個「我」的形象，而當牽涉到

身分不確定的問題，如移民對自身歸屬性

的認定時，身分又成為「從哪裡來」、「身

在何處」之不定性的意符。Ｈall（1990） 

舉例而言，Waters（1994）在研究紐約市

黑人第二代移民的祖裔認同（ethnic identity）

和種族認同（racial identity）時發現，這些年輕

的第二代黑人移民，對自我的認同可分成：認

同自己是美國黑人（black American identity）、

認同自己是母國人或是母國裔的美國人

（ethnic or hyphenated national origin identity）和

認同自己是移民（immigrants identity）等三類。

廖珮君（2005）研究澳洲回流臺灣年輕移民

時，也發現他們有認為自己是臺灣人，澳洲臺

灣人以及澳洲人的分別。而胡臺麗（1990）則

發現臺灣榮民與山地太太所生下的子女，喜歡

宣稱自己是外省人，不喜歡人家叫她山地人。

另一方面，這彈性的身分認同，也是他們在融

入當地文化與同儕團體的助力，而成為他們競

爭的優勢。事實上，移民具有跨地域、跨文化

的特殊背景，其身分及文化傳統往往隨著空間

的轉換，同時受到固有文化與新文化的衝擊，

不斷地進行融合與再現，而呈現動態的過程。

正如 Brody（1970）所說的，他們的內心可能

同時啟動了防衛和調適的機制，但無論接觸過

程順利與否，尋求一種自我歸屬的感覺總是人

性中所企盼的，移民在追求認同的過程中，會

找到適合自己的定位，並在兩地文化的衝擊之

下 ， 建 構 出 移 民 們 獨 特 的 、 混 血 式

（hybridization）的文化風格（廖佩君，2005；

Guo and Iredale, 2003）。 

由此，我們可以獲得對於研究外籍新娘子

女認同問題上的某些啟發。首先，在認同上對

於家（home）意義，有著複雜且多面向的看法。

其次，移民者有多重認同（multiple identities）

的機會（Al-ali and Koser, 2002: 3），可能導致他

們對移居國的國家認同及公民義務(citizenship)

的看法（徐榮崇，2002）。但是，在文化均質

性強烈的臺灣，臺灣外籍新娘子女還有機會認

識原居地文化嗎？他們還會展現其跨國性的

思維和活動嗎？回應到 Ogbu 所提的四種認同

類型，它們會是屬於哪種類型呢？再進一步說

他麼會在什麼樣的條件與環境下隸屬於哪種

類型呢？ 

三、臺灣外籍新娘子女的教育 

通常外籍新娘在嫁到臺灣一年內就懷孕

或生子（劉美芳，2001）。因此，子女不僅是

夫家完成傳宗接代的心願，也是夫家能否接納

她們以及提高她們在家中地位的主要途徑之

一（蕭昭娟，2000）。另外扮演好「傳統婦女」

美德的母親角色也是重要的，故而外籍母親常

成為孩子的主要照顧者（唐文慧與游美惠，

2002）。所以，他們不僅扮演太太與母親的角

色，同時也扮演著老師的角色（黃迺毓，

1988）。陳美惠（2002）針對彰化縣東南亞外籍

新娘教養子女經驗之研究中指出，多數外籍新

娘在教養子女的方式上與中國傳統的教養方

式極為類似。例如，外籍新娘在與孩子的溝通

時，多傾向以成人意見為主，也會極力塑造懂

事、聽話的孩子。他們對子女的愛是內斂而含

蓄的，也會特別重視學校的功課等等。另外，

外籍新娘子女的教育成就亦會受到父母背景

的影響。例如，社經地位、教育水準、語言能

力與文化差異等等（林璣萍，2003；秦富珍，

2003）。而影響外籍新娘教育子女的因素包含

了語言識字的能力、缺乏親族的支援、家庭經

濟、文化差異以及身體遺傳等（徐雅玲，

2005）。 

從上述研究發現，在臺灣的外籍新娘與丈

夫之間對於教養文化的差異並不大，這和前面

所述，因跨國婚姻所造成的文化衝突是不同

的，為什麼呢？而且，跨國通婚的家庭或個

體，都需要面對來自種族、國家政策、文化及

社會階級的衝擊，這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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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她們在臺的生活和文化適應良好與否，是

會影響其子女的教育成就。 

參、資料來源與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透過質性深度訪談的方法，針

對蘆洲市某國小高年級（高年級已有認同概

念）的外籍新娘子女及其母親，隨機抽樣取

四戶（四對，八位）（其背景如表一）3進行

深度訪談。企圖捕捉到受訪者眼中的世界，

真實地呈現出他們在原居地（母親）及臺灣

（父親），兩個不同社會間的身分及文化的

認同情形，並以此來做為剖析問題的依據。 

在訪談質性資料上，本研究的設計是以

社會地理學「局內人（insider）」的觀點，此

觀點並不代表研究者是一個「漫無目的的探

險者（random explorers）」，而應是一位帶有

架構理念的「旅行者（traveler on structured 

journeys）」。故而在研究架構上，主要以外

籍新娘子女的鄉土認同為核心，採取半結構

式問卷，從家庭教養、家庭社會網絡、父母

社經地位及條件、母親的調適與適應、與原

居地的連繫等面向，來探討本文所欲了解的

議題。在訪談的過程中，是以錄音的方式將

訪談內容完全記錄下來，期間研究者一面聆

聽，一面檢視回答內容是否符合想了解的問

題，但儘量減少對研究對象的干擾或打斷，

直到受訪者回答至一段落之後，研究者再針

對缺漏之處補問，或者針對在訪談過程中被

激發出來的新想法再進行延伸訪問。 

在蒐集到原始資料後，先將訪談錄音打

成逐字稿，並依照問卷設計的脈絡做一粗略

的分類，之後便開始不斷地重複閱讀每位受

訪者的訪談資料，嘗試去發現他們的適應與

自我認同和遷移之間的關係。 

表一、受訪談者背景 

組別 身份 姓名 年

齡 國籍 子女資料 就讀年級 備註 

A 
母親 阿英 54 

菲律賓 
中華民國 

二個兒子 
大兒小均 
二兒小仁 

 
國一 

 

兩年前先生 53 歲

病逝 

學生 小仁 12 中華民國  六年級  

B 
母親 阿蓮 36 

越南 
中華民國 

一兒一女 
大女咪咪 
小兒小勳 

二年級  

學生 咪咪 11 中華民國  五年級  

G 
母親 小桃 33 

柬埔寨 
中華民國 

二男一女 
大兒小志 
小兒小傑 
大女小慈 

四年級 
二年級  

學生 小志 11 中華民國  五年級  

D 
母親 小枝 38 

印尼 
中華民國 

二女 
大女莉莉 
小女小誼 

三年級  

學生 莉莉 12 中華民國  六年級  

                                                                           
3訪談時間自於民國九十五年二月至四月，共進行二十四次，每次時間約四十至六十分鐘。主要訪談

地點在受訪者家中、咖啡店和學校。 

 48 



 
 

從跨國主義談臺灣外籍新娘及第二代的鄉土認同 

肆、研究發現 
一、樣本基本特徵及表述 

本文共計訪談了四對（共八位）外籍新

娘及其子女，他們分別來自越南、菲律賓、

柬埔寨及印尼。這些成員中，語言程度各有

不同，由於他們來臺的時間多已 11 年以

上，雖大部分的國語仍不甚流利（有的臺語

還不錯），但基本上溝通能力還可以。對於

一些較深的語彙，如成語等，他們較無法理

解，必須以更淺顯易懂的文字敘述才行。雖

然在訪談的過程中會有一些詞不達意的情

形發生，但透過其它同伴與家人的協助與用

心溝通，倒還能得到其真正的意思。基於研

究倫理，以假名表示受訪者的基本特徵及背

景，如表二。 

表二、受訪者的基本特徵及背景 

第一戶 

姓名 基本特徵及背景 

阿英： 
54 歲 
菲律賓 
二名子女 

以臺語為主國語為輔，報紙可以讀一讀，寫的比較不行，溝通沒問題，

個性內向斯文，外表慈祥。30歲來臺工作，經朋友介紹38歲才嫁人。她現擔

任清潔工，薪水微薄。剛結婚時上過補校。很擔心小孩學業，平常跟娘家都

靠電話聯絡，每四年會回菲律賓一趟看看家人。沒想過要回娘家，並不後悔

嫁來臺灣。希望政府能多照顧外籍媳婦。蠻珍惜能過來，認為他是臺灣人！ 

小仁 
12歲 

六年級生 
男生 

 

個子小很聰明，反應極佳，不喜歡讀書，喜歡打電腦，哥哥讀國中ㄧ年

級。小仁覺得媽媽還好，只是喜歡管人。在家裡跟媽媽講臺語，媽媽以前在

菲律賓也講臺語。很小的時候有去過菲律賓看阿媽，不太記得了，媽媽平時

也不太講這些事，所以不太知道菲律賓的事。 
覺得自己本來就是中國人，長大認為應該會跟臺灣人結婚。 

 
第二戶 

姓名 基本特徵及背景 

阿蓮： 
36 歲 
越南人 

二名子女 

國語溝通沒問題，很有個性，說話嗓門很大又急又快，常說自己比老公

還兇。經過仲介嫁來臺灣，也很高興嫁到臺灣。嫁過來有十二年了，覺得自

己是臺灣人，也認為自己是越南人。阿蓮非常注意孩子教育，希望孩子把書

讀好。 
家庭經濟還不錯，先生阿蓮回去越南好多幾次。阿蓮已經非常習慣在臺

灣的生活方式。 
 

咪咪： 
11歲 

五年級生 
女生 

中等身材，娃娃臉笑起來很可愛，有二個小酒窩，喜歡撒嬌，說話甜甜

的。思想比同年級生成熟。家裡最喜歡爸爸，但有事都會找媽媽。咪咪認為

自己是臺灣人。媽媽越南的事都只知道一點點，不會說越南話。咪咪比較喜

歡住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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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戶 

姓名 基本特徵及背景 

小桃： 
33歲 

柬埔寨人 
三名子女 

高高瘦瘦，個性開朗活潑很陽光，學習能力很強，國語溝通沒問題。透

過仲介嫁來臺灣已經十一年多，在柬埔寨沒受過教育，來臺灣非常努力學習

中文。對孩子的教養及照顧非常用心。從娘家嫁來臺灣後就沒有回去過。老

公非常的照顧疼愛她，她很喜歡臺灣，已十分認同自己是臺灣人。現在對生

活感到快樂，沒有後悔嫁來臺灣。 
 

小志： 
11歲 

五年級生 
男生 

很健康快樂的大男孩，活潑好動，高高壯壯，成績很好是模範生，喜歡

運動尤其是打躲避球。 
家中非常喜歡媽媽和姑姑，不喜歡阿媽，因為阿媽非常嚴厲而且常罵媽

媽。沒有去過柬埔寨，幾乎不會講柬埔寨話，不會看也不會寫，只會一點點

簡單的句子，爸爸說國語比較重要，媽媽有時會自己講，不一定要教會小孩

子說。因為爸爸是臺灣人，所以認為全家都是臺灣人。 

 
第四戶 

姓名 基本特徵及背景 

小枝： 
38歲 

印尼人 
二名子女 

臺語很流利，國語尚可，口才很好，很會做生意，氣質風度都很好，人

長的又漂亮。印尼的爸爸是算命師，媽媽在幫人做衣服，算是不錯的家庭。 
小枝是在爸爸面談同意後才嫁給的。小枝能樂觀知命，擅長說閩南語，

平常孩子教育以學校為主，家庭生活和諧安定。嫁過來十幾年，孩子都在臺

灣長大，他認為孩子當然是臺灣人，不過小枝也認為自己是印尼人，不能忘

本。小枝嫁來這邊並沒有後悔。因為她不想住在鄉下，太很窮了。 
 

莉莉： 
12歲 

六年級生 
女生 

身材高挑長得很漂亮，個性活潑有自信，很愛跳舞，長大想當大明星。

媽媽沒有出去上班在家裡幫忙。莉莉認為自己當然是臺灣人。對於印尼的事

知道一些。 
莉莉認為媽媽很認真又用功，在家裡跟媽媽一起講臺語，有時候講國

語。跟媽媽回去印尼幾次。覺得爸爸脾氣不好，不喜歡爸爸很專制不能講理

由。莉莉認為在臺灣過的比較好，而且朋友都在這裡，她喜歡住在臺灣，爸

爸也說臺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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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跨國婚姻動機與鄉土認同 

    本研究從外籍新娘嫁來臺灣的各種因

素中，探討其對原居地與臺灣鄉土認同的影

響。發現外籍新娘們嫁來臺灣的原因及考量

與想法，會影響她們對原居地與臺灣的認同

情形，也會影響第二代的自我認同。 

 (一) 懸殊的兩地生活差異 

外籍新娘多因原居地生活環境極為貧

困，謀生不易才決定要嫁到臺灣，她們多期

盼可以改善家中經濟並幫助弟妹，認為這是

她們脫離貧困的方法之ㄧ。同時她們也有著

相當宿命想法，將嫁到臺灣視為是一種命運

的安排。 

就像小桃和阿蓮，都是娘家非常貧窮又

生活很苦，當地找工作很難，才想要嫁來到

臺灣，她認為如果能嫁到臺灣就可以改變老

家的生活： 

我會想嫁到臺灣實在是家裡面太窮了。在

柬埔寨錢賺的很少，當有人介紹我就趕快

要嫁到臺灣，看看能不能生活變好…。（小

桃） 

家在越南的鄉下，生活過得很苦，找工作

很難才想要嫁來到臺灣。我們都從村子朋

友和仲介的說明知道臺灣的生活很好

喔，賺錢很多又容易，如果能嫁到臺灣就

可以變好老家的生活，幫助弟弟妹妹讀書

工作。（阿蓮） 

小枝娘家在印尼，爸爸是算命師，其實

家裡經濟算普通，但小枝認為生活水平不如

臺灣，還是想嫁來臺灣： 

我娘家在印尼，會嫁到臺灣是因為我們那

邊有人嫁過來，說很不錯，就跟著嫁過來

了。 

兩地生活條件的差異，讓外籍新娘對臺

灣充滿了憧憬。不僅讓她們在文化認同上向

臺灣傾斜，也影響了她們的跨國行動，減少

了第二代對母國文化的聯繫。 

(二) 冒險的終身大事 

由於有的外籍新娘在沒有來過臺灣、對

先生家庭完全不清楚的情形下，只經一次相

親就決定下嫁。因此，她們多認為這樣的舉

動很冒險且無安全感。依常理推論，在如此

不安全感下，她們應和母國家庭更加緊密聯

繫，以尋求安全感才對？但事實並非如此，

他們多能任勞任怨的承受一切，並認同臺

灣。究竟是什麼原因讓他們和母國文化漸行

漸遠且與臺灣靠攏？ 

如阿蓮就對於陌生的國家及未來充滿

不安全與不確定感，但她卻勇敢的自我調

適，雖然害怕會被賣掉但還是嫁來臺灣，阿

蓮的媽媽教阿蓮要認命，嫁夫隨夫，如果倒

楣老公不好就再回越南就好了，也沒什麼關

係： 

像我們經過仲介和媒人的方法來臺灣，有

大部分的人從沒有來過臺灣，而且對老公

的家完全不清楚就嫁過來了，很冒險的。

我滿勇敢的！有人說會把我賣掉啦！…

真的我那時候很擔心，我媽媽說沒關係

啦！如果我命好的話，就會碰上一個好

人，命不好的話就算了啦！一切都是命

啦！像我就很好運（微笑），還好先生和

他的家人都對我很好。 

小桃一直很認命，認為只要嫁人就要乖

乖守著老公和小孩。柬埔寨沒什麼吸引她的

地方，不會想回去： 

我不會像有的一定要吃什麼好吃的，我老

公說要認清現在嫁到這邊來，這邊以後就

是妳的家，從前妳娘家那邊是妳生長的

家，结了婚這裡才是真正妳一輩子的家，

我就有立了這個觀念，…都嫁人了就要乖

乖顧著家要忍耐一下啦！在柬埔寨也沒

什麼人了，不會想回去了。 

可能因為小枝的爸爸是算命師，所以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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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一切聽爸爸說的並相信命運與輪迴之

說。小枝的想法還是很傳統： 

我爸爸很會幫人算命，他都要我們幾個孩

子相信命是注定好的。我也教我女兒們都

要認命，…雖然我還是很愛印尼，但是嫁

了就嫁了，不認命又能怎樣，我看小說上

說你們中國的傳統婦女三從四德不也是

一樣…，我老公是爸爸親自看中意的，爸

爸相信是很好的，要我乖乖嫁過來。 

傳統的中華傳統婦女美德，以及宿命的

態度，讓她們克服了對婚後的恐懼，也表現

了對夫家的忠貞態度。這都會影響第二代對

自己的認同情形。 

(三) 臺灣真的很好！ 

嫁來臺灣後的外籍新娘，不僅自己的生

活品質及經濟狀況變好，同時亦可以改善娘

家的經濟。這使得她們多認同臺灣，並想留

在臺灣生根。像小桃就表示臺灣生活很好，

很受老公照顧，自己都變漂亮，所以很肯定

臺灣： 

其實我是被太陽曬黑的啦！不是很醜。嫁

到臺灣後，過了幾年下來又有擦保養，我

已經整個變白了，親戚和朋友都說我變得

非常漂亮，在臺灣一定過得很好。我很高

興能嫁到臺灣，在臺灣過得很快樂，我是

不是很好命。 

阿蓮說臺灣的生活很好，賺錢很多又容

易，賺到錢可以改變老家的生活，幫助弟弟

妹妹： 

臺灣的生活很好喔！賺錢很多又容易，我

是老大，嫁到臺灣這幾年有賺錢拿回越

南，變好老家的生活，又幫到弟弟妹妹，

我很高興。 

阿蓮因為拿錢幫助娘家，很受鄰居羨

慕，阿蓮覺得光榮極了，更增強阿蓮對臺灣

的喜愛與認同： 

其實很高興可以有一點錢幫忙越南老

家，回越南時鄰居都會擠到我家來看我

們，鄰居都很羨慕我喔！還有姊妹也想嫁

來臺灣的。 

小枝雖家境還算普通，但以印尼的大環

境和臺灣比還是較差，她覺得嫁來臺灣很好

且很認同臺灣： 

你看我是不是很幸運，臺灣的生活比印尼

好很多，賺錢也賺很多，拿錢回去給媽

媽，買東西回去送弟弟妹妹很好喔！我覺

得我的認同（對臺灣）是非常重要的。在

這裡過得很好誰會想回印尼。…當然以後

離婚就不一定了（偷笑）哈！哈！開玩

笑，開玩笑！ 

臺灣賺錢容易加上丈夫的體貼與呵

護，這對外籍新娘本身以及娘家而言是一件

相當有面子的事。也因此，更加深了她們對

於臺灣的認同感，也讓他們與貧窮落後的母

國漸行漸遠。 

三、跨國婚姻家庭的生活適應與鄉土
認同 

受訪的外籍新娘對於目前的家庭狀況

感到滿意，婚姻及生活適應大都很好，且與

家人相處都能和諧融洽。先生多尊重她們的

生活方式，也鼓勵她們認真學習中文，主動

協助她們儘快適應臺灣社會。故而，本研究

將從婚姻、語言以及與原居地的互動三方面

來討論其對鄉土認同方面的議題。 

(一)不後悔的婚姻？ 

這次受訪的外籍新娘，對他們的婚姻都

表示非常的滿意（當然，這並不代表所有的

外籍新娘的婚姻及其夫婦間的互動情形）。

可嗅覺出婚姻的美滿與否，對他們的生活適

應是相當重要的。 

小枝覺得臺灣的女孩子思想和觀念跟

她們不同，不曉得到臺灣後生活會不會適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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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都會想家，生活也會不習慣，語言

也不一樣，我是會害怕的。但是希望有家

人都尊重我和疼愛我，看臺灣各種建設的

進步和方便，這是我們原來國家無法做到

的。就這一點來比，是我們深愛臺灣的原

因，為了小孩的教育和前途也是很重要。 

小桃很滿意她自己的婚姻狀況，感激老

公對她的照顧，甚至認為比她的媽媽還好，

嫁給她老公不但不後悔，還說下輩子要再嫁

給他。相對地，小桃的老公對她也是很滿意

的，為了怕她想家，還幫她買了當地整套的

VCD 片讓她觀賞。在訪談中才知道她老公

會將平常生活的一些情形拍成影帶留存，將

數位照片也存於電腦中或燒錄成光碟留

存，非常用心。她非常滿意她的老公也滿意

她的家庭生活： 

我很滿意，滿意到我沒有話講，是啊！像

我生小孩，陪我坐月子，幫我洗衣服，找

不到這麼好的。我對我自己的婚姻很滿意

（很幸福），老公對我的照顧比我的家人

還好，嫁給我老公不但不後悔，下輩子要

再嫁給他。 

阿英先生對阿英很好，而且非常感謝她

生了兩個兒子，讓阿英覺得很高興： 

我老公真的對我很好，這兩個孩子出生，

先生家非常高興，尤其先生已經快 40 歲

了才生兒子，他非常高興，還說很感謝我

喔！我們還特地去祖堂拜拜告訴祖先，我

也很高興能替他生兩個兒子。 

小枝也表示對於目前的婚姻蠻滿意

的，雖然經濟狀況普通，但不會後悔嫁來臺

灣，因為老公一家人對她都很照顧： 

滿意啊！還不錯，老公他們家人都對我很

好，老公也很好！可以適應。剛來的時候

比較會想家，慢慢的就比較不會了，尤其

生了孩子就比較不想了。不會後悔啊！嫁

了就嫁了還後悔。 

外籍新娘遠嫁臺灣，唯一的依靠就是先

生。如果先生能多加體諒並給予鼓勵與支

持，讓他們在陌生且孤獨的婚姻生活中更感

到溫暖，也更能適應臺灣的生活步調。因

此，先生扮演的角色是相當重要的。 

(二)語言能力重要嗎？ 

民國九十三年，內政部與教育部在「輔

導外籍配偶補習教育、籌組民間團體及成立

照顧輔導基金專案報告」中指出：「…內政

部亦刻正研議修訂國籍法，將具備我國基本

語言能力及國民權利義務基本常識，列為外

國人或無國籍人申請歸化的必備條件，並於

93 年 6 月 18 日邀集相關機關單位研商國人

申請歸化應具備我國基本語言能力及國民

權利義務基本常識事宜。因此，在外籍配偶

取得本國國籍後，除須協助輔導具國中以上

教育程度之外籍配偶取得國外學歷認證、助

其順利就業外，其不識字人口須等同國人應

受國民補習教育。…」。姑且不論此建議是

否充滿了同化主義，雖然在提倡多元文化的

潮流下，同化主義幾乎已經和種族主義畫上

等號。但這樣的規定，更突顯了語言能力在

生活適應議題上的重要性。語言的不通，常

常在生活上造成困擾或無謂的誤會，如小桃

很怕語言上的不通無法溝通，會造成誤會： 

大部分會出問題是說國語的問題，表達的

方式不一樣！會產生誤會。誤會又不知道

是誤會啊，一次又一次的話，就會更不

通，這個也很害怕。 

受訪談的媽媽多積極用心學習中文，深

怕無法與人溝通，不能適應臺灣社會，更擔

心無法協助教導孩子。像小桃在柬埔寨沒讀

過書，來臺非常珍惜且努力的學習中文，學

中文就是想要教自己的小孩： 

在老家我沒讀過書，但現在我非常努力的

學習中文，現在我有三個小孩，我很想要

教他們喔！我老公對我們很好，每天晚上

都陪著我去上課，我從不缺席喔！精神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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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人吧！ 

阿蓮剛嫁來臺灣的時候，國語不會說也

不會看，有一次她帶女兒去打預防針，因為

看不懂表格，而被護士兇，就下定決心一定

要學好中文，不然以後如何教小孩讀書。她

很喜歡看電視，可以利用來學中文，常覺得

自己認真學又很聰明： 

很多電視節目都講國語啊！國語字差不

多也看得懂。以前有一次我帶女兒去衛生

所打預防針，衛生所的小姐要我先寫填表

格，我說看不懂，那時候真的看沒有，我

才嫁來臺灣一年多耶！小姐有點兇的，告

訴我說沒讀書啊！讓我有點難過。我自己

也非常認真學國語，我怕以後不會教小孩

讀書怎麼辦，小孩子講的我聽不知道怎麼

辦？ 

另外在小孩學習母親原居國語言上，小

志的媽媽有心想要教柬埔寨的事物，但因為

爸爸不同意，加上小志對於柬埔寨語言沒興

趣，所以還是不會柬埔寨語： 

媽媽常說一些家鄉的事給我和弟弟妹妹

聽，柬埔寨話我們都不很認真學。爸爸說

沒關係國語比較重要，後來媽媽有時會自

己講，不一定要教我們說。我覺得不會說

柬埔寨的話沒關係，反正爸爸也說沒關

係，我們都講國語和臺語，沒有感覺。 

小仁對菲律賓話完全不知道，更不會

說，反正和媽媽用臺語可以溝通就好。他對

菲律賓沒有特殊感情，又語言不通，所以不

會想住菲律賓，還是比較認同臺灣的進步： 

菲律賓話不知道，都不會，又沒有人教。

我覺得沒關係，反正媽媽也不說，我們都

講臺語，爸爸也認為沒關係書讀好才重

要。很小的時候有去過菲律賓看阿媽，不

太記得了，媽媽平時也不太講這些事，所

以不知道。媽媽菲律賓的事我都只知道一

點點，也不會說…..（菲律賓話）。臺灣

比菲律賓熱鬧又進步，當然住臺灣幹嘛回

去住！ 

咪咪在家跟媽媽講國語，對越南話也完

全不通，根本沒想到回越南住的可能性，爸

爸說他是臺灣人當然咪咪就是臺灣人： 

我爸爸說他是臺灣人，當然我就是臺灣

人。…媽媽越南的事我只知道一點點。我

們不喜歡越南話。我覺得沒關係，反正媽

媽會說國語。爸爸說不用教越南話沒關

係，要先把國語考很好才棒！我小時候會

的越南話不記得光光，媽媽心裡會很難過

沒辦法的（無奈）。 

由於外籍新娘本身積極融入臺灣文化

的態度，使得跨國婚姻家庭中似乎沒有原母

國文化發揮的空間。對其子女而言，母親因

害怕教母語會干擾到孩子學習中文的能

力，加上父親並不支持，故而指導的意願並

不高。因此，小孩本身對母親原居地語言多

不熟悉，且學習意願不高。故而，跨國婚姻

家庭子女並沒有雙語學習的優勢，她們不但

沒有機會學習母語，更不能接觸到母親母國

的文化。這不僅是對提倡的多元文化的教育

的臺灣是一項挫折，也損失我國對這些最有

利成為對東南亞國家進行第二外交的人才。 

(三)與原居地的互動 

一、母親的觀點 

在跨國主義的思維下，移居地與母國之

間的連繫已然成為一種常態。故而，外籍新

娘們如何與原居地維持聯繫，與娘家保持互

動的情形，將是瞭解其對文化及身分認同轉

變的重要線索，因為這也間接的影響了子女

對認同的觀感。 

對外籍新娘而言，原居地的生活是困苦

的，而且回娘家的負擔也很重。另一方面，

她們認為在臺灣日子過的不錯，而且結交朋

友又沒問題。因此，在娘家推力以及臺灣拉

力的互動下，增強了她們對臺灣這塊土地的

喜歡和認同，疏離了與原居地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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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桃柬埔寨老家非常窮苦，進出交通不

便到令人訝異，其貧困狀況不是我們能想像

的，就因為交通不便家鄉又只剩哥哥和外

婆，所以不會想回柬埔寨看看，當然來回兩

地的費用也是考量重點： 

你們臺灣喔太好命了！完全不知道我們

村子多麼窮，下飛機到我們家普通也要

五、六個小時。老公說一次機票和手續要

很多錢。嫁來臺灣好多年了，我沒有回去

柬埔寨老家，我也不想回去。 

臺灣的媒體不論是電視或報章雜誌，幾

乎看不見相關柬埔寨的任何報導與新聞，只

能靠電話聯絡或請同鄉的人傳遞消息。小桃

在家中經由兒子幫忙上網，可以查詢到柬埔

寨的消息，覺得很方便： 

什麼也沒有看見，只有戰爭天災大事會報

一下，老公說是沒有什麼交的關係（邦交

國），真的很想老家啦！打電話很貴的

耶！姊妹淘珠珠她們臺中很多有一個小

團常會聚在一起聊家鄉，幫忙傳消息和東

西。兒子小志很厲害教我在電腦上網找

「柬埔寨」，就可以看到好多好多，可惜

老家沒有電腦不能用（無法通 e-mail）。

寫信哈！哈！沒人會看的懂，外婆和哥哥

都不認識（不識字）。 

阿蓮非常幸運與娘家來往很頻繁，老公

很寵愛她會常帶她回越南，但是每次回去都

花費很高令人吃不消： 

越南很遠很遠耶，回去一次機票很貴，花

很多錢是不行的，真吃力！我老公很好，

帶我回去好多幾次，沒有時間回去找她們

時，我們會互相打電話而已。 

阿蓮常與越南的姊妹淘們聯繫互通消

息，她說蘆洲越南新娘很多快成「越南村」

了，同鄉一起聚聚感情很好，也可以一起學

習上課，談談老家解解鄉愁： 

我的朋友大都是嫁來臺灣的（越南新

娘），在蘆洲和三重就有很多姊妹，大家

開玩笑說變成「越南村」好了。沒有常常

跟朋友出去啦，有聚聚只有說說家鄉的

事、越南老家家鄉的事、老公的事、逛街

的事、工作的事、有錢沒錢的事等。我老

公對我和別人交往或朋友來找我，大多不

會反對，有時候我都會比他兇呢（大

笑….）！ 

阿蓮深深覺得身為臺灣媳婦很棒，對臺

灣土地非常認同，對子女教養也肯定臺灣這

塊土地，但對自己而言，也不忘認同越南： 

都嫁過來 12 年了，孩子也大了，當然

是臺灣人，臺灣真的很不錯，不過我也是越

南人啦！ 

二、小孩的看法 

從子女的角度來看，研究發現他們對母

親原居地的觀感深受母親影響，因為母親娘

家的生活品質，娘家家人的態度、語言的隔

閡、跨國回母親原居地的頻率等現象，都影

響他們對兩地的看法觀感及鄉土的認同，尤

其是因為經濟的因素無法常回原居地，大大

降低回去的頻率，讓孩子對母親原居地更加

冷漠。 

小志常聽媽媽提起說柬埔寨很窮苦，窮

到想讀書都很難，他對柬埔寨的觀感深受母

親影響，並不會想去柬埔寨，更不想住在那

邊，小志雖然有跟外婆家聯繫但並不熱絡也

不吸引他，回柬埔寨那麼麻煩回去做什麼： 

媽媽常常說臺灣的孩子太好命了，要買什

麼有什麼，柬埔寨老家窮到想讀書都很

難，真奇怪！無法想像有多窮。那麼窮誰

想去住，頭殼壞了！我和妹妹不會很想去

柬埔寨看他們，不為什麼，柬埔寨的話都

不通，去做什麼。 

小仁雖然跟媽媽回去過菲律賓，但對菲

律賓並沒有特別感情，對那邊沒特殊感覺，

不會特別想念那邊的親人，還是認為臺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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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好： 

很多年前跟媽媽回去過一次，不太記得

了。飛機票很貴，我們沒錢，我不會很想去

菲律賓，又沒有很熟。 

咪咪跟母親回去越南兩次，還算喜歡外

公的家人，但是不喜歡越南的環境，覺得衛

生很落後，因為越南一切都比臺灣落後，咪

咪很受不了所以並不喜歡回越南住，覺得還

是臺灣好很認同臺灣： 

跟媽媽去過越南兩次，第一次不太記得

了，第二次就記得坐飛機吃的東西很好吃

喔！外婆家小小的很熱鬧，我喜歡外公，

他很壯說話很大聲，對我和弟弟很好，阿

姨也對我們很好。其實我不會很想去越

南，講話不通，對那裡又沒有很熟，也沒

有好朋友，也沒有電腦可以上網，那裡好

熱，沒有冷氣很受不了，還是臺灣進步，

家裡樣樣都有舒服極了！ 

莉莉跟家人回去印尼許多次，但不太習

慣。咪咪雖然很佩服外公，會算命很厲害，

但是因為印尼生活困苦，所以覺得很不方

便，語言又不通很麻煩，她還是喜歡臺灣不

會很想去印尼： 

外婆家房子矮矮的很熱，我喜歡外公，他

很會說話很有學問幫別人算命很厲害。媽

媽說她很想念外婆很想常回去印尼看

看，但不可能，我們不能太浪費，其實我

不會很想去印尼，那裡有點無聊沒有電腦

可以上網，也沒有好看的電視，那裡好

熱，真受不了。街上很冷清不熱鬧不好

玩。 

伍、結論 
一、多元社會與族群融合的矛盾 

呼應著前面的待答問題，對於「外籍新

娘」的討論，我們一直存在著多元社會與族

群融合的矛盾這問題。接下來我們將在跨國

主義的思維下，針對跨國主義的重要性、新

臺灣之子的適當性、認同的選擇性與族群偏

見的反省性等議題，逐一做討論。 

(一 ) 跨國主義有在外籍新娘及其子女
身上發生嗎？ 

研究結果發現，受訪者的跨國性思維似

乎沒有那麼的明顯，尤其是小孩子更不顯

著。雖然 Foner（2002）認為跨國行為可能

會使得移民在母國和移入地之間來回移

動，而使他們無法完全地歸屬於其中一國。

Glick-Schiller 等人（1992）認為「跨國主義，

有助於了解那些在國與國之間架起社會網

絡結構的跨國移民們認同的發展」。但是，

強勢及均質的臺灣文化、兩地生活條件的懸

殊、原居地親友的鼓吹、對丈夫的感激加上

傳統婦女思想，以及本身的經濟能力不足以

支付其與原居地交通上的費用等原因，都影

響到他們跨國主義思維的展現。當外籍新娘

對自己原居地的情感及與母社會的聯繫逐

漸變弱時，同時她們在臺灣又受到生活上的

增強時（如臺灣家人的呵護，生活條件變

好，讓自己父母有面子）她們就越靠近臺灣

社會，越向臺灣傾斜。這導致了跨國行為與

思維，逐漸淡化。 

(二) 新臺灣之子的適當性--「外籍新娘」
還是「臺灣新娘」好？ 

 在國際的移民政策上，有三個主要的

進程，那就是同化主義，融合主義以及多元

文化主義。文化同化是指當兩個文化接觸時,

較弱的一方為了生存，選擇調整甚至放棄自

己的文化內涵而接受他人文化，簡單的說就

是要「請和我們一樣」。而文化融合是指各

有自己內涵的兩個文化進行結合，但文化同

質均一的原則是不變的。而多元文化，通常

指的是「多種族裔」或「文化的多樣性」，

也就是說，每個社群在描述他們生活的社會

時，所用的語辭上，都會有一些的不一致（徐

榮崇，2002）。 

到底，外籍新娘為什麼會那麼喜歡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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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願意放棄自己小孩認同自己母國的機

會？願意無條件的認同臺灣，寧可使用較同

化概念的「臺灣媳婦」或「臺灣新娘」甚至

於「新臺灣之子」，而不喜歡較多元文化概

念的「外籍新娘」或「外籍配偶」。從芝加

哥學派經濟觀點下的成本效益人口遷移模

式（Cost-Benefit Model）來解釋，縱使她們

嫁來臺灣有許多的冒險與犧牲，但臺灣的生

活條件佳，是她們在衡量得失後，仍然願意

做此決定。回應前述 Ogbu 所提出四種族群

認同類型，現階段他們是會希望儘早同化成

為他們所希望成為的「臺灣人」。又從 Ogbu

自我所屬族群認同與強勢族群認同的兩個

向度來看，其文化認同的類別應該是在其兩

個向度上擺動的。由此，我們不禁反思。倘

使臺灣優勢不再，她們還會拼命想要嫁來臺

灣，心甘情願守在臺灣嗎？又如果她們是來

自比臺灣條件更佳的國家，還會以臺灣為依

歸，以嫁來臺灣為榮嗎？如果今天受訪的是

一位日籍新娘或是美籍新娘的話，他們是會

接受「臺灣媳婦」還是「外籍新娘」呢？她

們或其子女的跨國性思維及影響，是不是會

比較強烈呢？ 

(三) 我是誰？--談外籍新娘及其子女的
文化與身分認同 

 由於臺灣社會比較好賺錢，生活條件

遠遠高於原居地。外籍新娘多表示她們已經

認同臺灣，並將自己看做是臺灣人了。因

此，為了要留在臺灣，他們會選擇咬緊牙根

撐過去（但往往也會在她們拿到身份証時，

逐漸浮現問題）。 

對於小孩而言，除了父母影響外。他們

亦會受到母親居留臺灣時間的長短、家庭對

文化認同的態度、同儕群體的影響、母親婚

姻的動機與經驗，以及與原居地連繫的緊密

程度等因素所影響。而其認同的傾向則在這

些因素的影響下，動態的向臺灣或原居地靠

攏。研究結果發現，外籍新娘子女多被臺灣

主流文化同化，多表示自己是臺灣人，對母

親母國的印象是模糊的。也就是說，他們在

面對鄉土（母親與父親原居地）的身分及文

化認同上，幾乎沒有展現其跨國性的思維。 

(四) 族群偏見的反省性--到底同化好還
是多元文化好 

 多元文化一直是大家所推崇的，但反

觀我們的總總作為，卻多是以同化為準則。

其實同化政策幾乎可以和大家嗤之以鼻的

「白澳政策」畫上等號。當我們一面咒罵別

人種族主義的同時，我們卻一直在以同化的

思維在考量外籍新娘的一切（如將具備我國

基本語言能力列為外國人或無國籍人申請

歸化的必備條件，又如動不動就說族群融

合）。但試問臺灣現今社會，對這一群來自

東南亞的外籍新娘，究竟是將視其為多元文

化的輸入者，亦或視其為來自次級文化區，

只為滿足社會中下階層未婚男士，婚配需求

的犧牲者？若是前者，這群所謂的「新臺灣

之子」將能夠承襲父母親，不同語言及文化

條件而形成優勢，不但不會對社會造成負

擔，反而能促使社會更具競爭力與多樣性；

反之，若是社會缺乏多元文化的包容力，使

得他們在某些層面上的先天弱勢會被更加

凸顯放大，而造成社會負擔。 

在研究中發現，外籍新娘及其子女在多

重因素的交互作用下，讓他們多選擇了接受

夫家文化為其認同主流。在子女教育上，也

深怕子女會因為從母親的異國文化，而使其

受到歧視。又難道這些外籍新娘心甘情願被

我們同化，我們便可以高張同化的旗幟，要

他們「和我們ㄧ樣嗎？」。當然，就目前環

境而論，外籍新娘在相對比較弱勢的情況之

下，當然希望能透過向上社會流動的方式和

我們ㄧ樣。姑不論他們的想法為何。至少我

們應在政策及教育上，應以多元文化的觀點

視他們和我們是平等的，最後讓他們可以在

人際互動時，能不再低人一截的認為自己是

「臺灣媳婦」，而是充滿信心的告訴人家我

是「外籍新娘」。讓外籍新娘不再被矮化、

污名化，而是一個多元文化觀念的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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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跨國主義與多元文化 

其實在全球化的觀點下，如果外籍新娘

及其子女能夠有更多機會與原居地進行跨

國性行為的話，對我們的國際競爭力是有幫

助的。 

多數外籍新娘的生活重心多環繞在家

庭、先生和小孩之間。他們一直存著嫁雞隨

雞，嫁狗隨狗的宿命想法，因而犧牲了與母

國文化接觸的機會。然而，臺灣社會似乎並

沒有以平等的想法看待她們，而是常被我們

視為「他者」（所以我們才要她們「和我們

ㄧ樣」）。難道她們母國的文化真的不值得我

們學習嗎？其實，外籍新娘不只是鑲入臺灣

社會，她是能為臺灣的國際化與多元化做出

實質貢獻的。從我們的研究中發現，外籍父

母的教養態度，對其子女的跨國性思維有著

重要的影響。他們能夠培養出具有雙重語

言、文化與國際視野的「新臺灣之子」，也

讓我們的社會能透過她們，接觸到異國文

化。因此，外籍新娘的跨國行為對臺灣的多

元文化與國際化是有相當幫助的。我們是不

是都虧待了這一些「新臺灣之子」的母親？

也許在全球化現象中，臺灣仍有很大的成長

空間。 

二、學校可以做些什麼 

鑑於臺灣外籍新娘子女入學人數的逐

年增加，從學校的輔導措施及相關課程設計

著手，應是直接且有效率的途徑。故而本研

究認為學校可以： 

(一)打破隱諱和避談的迷思 

往往我們會以隱諱和避談的方式，來處

理外籍新娘子女在學校與同儕互動的關

係。這不僅忽視了外籍新娘子女雙重文化的

事實，也削弱了他們學習母親文化的動機，

更剝奪了他們對母親國家身分認同的機

會。同時也讓我國學童失去學習尊重、包容

與平等多元文化的實務經驗。因此，大方的

承認並接受他們和我們之間是有些方面是

不一樣，是需要的。 

(二)培養學生多語言與多元文化的能力 

面對全球化的趨勢，語言與文化的多樣

性是增加個人競爭力的主要因素之ㄧ（徐榮

崇和葉富強，2006）。因此，外籍新娘子女

本身就具備了多元文化的先天條件，將來亦

可能是我國拓展對外交流的人選之ㄧ，實不

應受到同化的作用，而喪失了此項優勢，更

甚至淪落為弱勢團體，更不堪的是受到未來

會成為社會負擔的對待。學校應重視這些學

童的潛力，如此不僅對其本身而言是有利

的，對我國學童而言更能使其具備國際及世

界觀。 

(三)增強其跨國性的思維及行為 

誠如上述，多元文化觀是重要的。學校

可增強外籍新娘子女，對其母國文化的興趣

與了解。配合舉辦各種活動來介紹來自不同

移民國家的文化特色如食物、民俗、音樂和

服飾等，以協助他們共同適應學校生活，也

讓本國學童共同參與。其實，透過研究者長

期觀察晤談的結果，發現外籍新娘子女開始

對自己與母國之間的連繫已感到驕傲而非

羞愧，此種現象非常可貴。 

自然的看待他們，我們不需要因為要推

動多元文化而禁止她們現在所喜歡用的「臺

灣媳婦」與「臺灣之子」。我們也不需要矯

揉做作的一定要如何又如何。整個觀念的轉

變是需要時間慢慢的調適與適應的。正如我

國十多年來推動的原住民多元文化般，也漸

漸有了相當顯著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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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land Identities and Transnational Thinking 
among the Foreign Brides and the Second 

Generation in Taiwan 
 

Jung-Chung Richard Hsu* Jui-Ying Hsu**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explore, through transnationalism, the lives of foreign 
brides and the second generation in Lu-Jou city, Taipei County. Three particular facets of their 
lifestyles will be explored, these being nationality identity, cultural identity and transnational 
thinking. A key issue in this research is to observe and understand the transnational values, 
ideologies and perceptions these foreign brides and the second generation display, and in 
which facets of their lives these distinct cultural identities will become apparent. 

Eight depth interviews of the foreign bride families who come from Philippines, Cambodia, 
Indonesia and Vietnam were are done. From the results of the studies many significant issues 
became apparent. We found that the strong Taiwanese cultural, different economic status 
between host land and Taiwan, the reinforcement comes from the foreign bride families, 
traditional role in society and economic ability caused the foreign brides appear weak 
international thinking. And the children weak thinking do result from the parents and family 
attitude of cultural identity, how long of the foreign bride living in Taiwan, the peer group,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mother’s host land.  

Finally, we will discuss the contradiction issues between the multicultural and the 
integration society. We also hoped, from this research, to hold the attention to the multiple 
cultural identities of the children in school education and course plann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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